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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晴朗秋日，我前往浏阳河畔的长

沙县梁朗梨街道临湘山，去拜望陶公庙内的

宋代古樟。我乘地铁，步千余米，入牌楼山

门，就见古树与古庙相依相生的动人画

面。

陶公庙与麓山寺、开福寺并称“长沙

市三大寺庙”，始建于魏晋南北朝。相传，

晋代名士陶淡、陶烜在临湘山结庐修道升

天，民众于南朝梁天监四年（505 年）设坛

祭祀。陶淡是东晋政治家陶侃之孙、陶渊

明之叔。陶烜为陶淡之侄。岁月悠悠，“六

朝遗庙”几多兴替。现寺庙为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仿古复建，占地十余亩，大殿及配

殿建筑巍峨轩昂，与山门相连的戏楼古色

古香，宁静空寂。两棵古樟郁郁葱葱，如山

般矗立陶公庙内坪西墙边，为庙宇增添了

清香逸韵。

清光绪《善化县志》载，这两棵古樟植

于宋代。我立于内坪广场端详那棵靠近戏

楼的古树，觉得它是天造地设的大盆景。

树高约三丈，粗需四五人合抱，向南倾斜，

遒劲有力；树干黝黑斑驳，青苔密被，上端

撕裂，张开的洞口露出半朽参差木片，其

中一条又宽又大状若麻花的南枝伸展数

米后呈“O”型反转，洞内有小树顽强地伸

露头角如“仙人抱子”；树体上数不清的枝

条或平展或斜伸或下弯，虬曲着伸向天

空，相互交织成巨伞般的树冠，将一侧殿

宇纳入浓荫之下。

另一棵古樟位于北端两处建筑中间，

位置偏，不起眼。我走至近前，看见它剩余

三分之一的树干似一道圆弧向上延伸，支

撑起顶端的繁枝茂叶，如鬼斧神工造就的

艺术品。

两棵古樟沉默地守望庙宇，枝叶间仿

佛流动着光阴的声响，沉淀出梁朗梨独有的

文化印记。遥想它们原生于临湘山上，高

大身影倒映在湾形似梨的梨江，陶淡、陶

烜云游至此，见“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河

渠纵横，条条水系迂回进入九曲回肠的浏

阳河，于是结庐修行。陶公庙带来了香火

聚集了人流，梁朗梨兴建村庄诞生市集，日

渐成了长沙重要港埠和商贾云集的街市。

只有古樟知道陶公庙的早期模样。我

眼前的庙宇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前正殿陶

公殿悬挂朱熹所题“德化无疆”牌匾，陶公

真人殿内供奉清同治帝“民赖恩福”御书

及礼部钦颁敕封“昭显”“灵应”圣旨，都是

清一色复制品。后正殿三清殿及观音殿、

关圣殿等偏殿所供奉的各路圣贤，以及附

会的传说故事，都是后人解读的道教源

流。

誉称“长沙第一古戏楼”的古楼始建

何时，为何被称为楚文化的遗存实证？古

楼为何采用当地罕见的歇山顶出檐式建

筑样式；为何清道光年间重修时少了一对

檐爪，多了光绪帝师翁同龢手书“古楼”匾

额？《刘海砍樵》等传统戏剧、《恰同学少年》

等当代影视作品在戏台轮番亮相时，又是

怎样热闹场景？这些也许只有古樟知道。

时转世移，物事皆在改变。只有古樟

是真实存在，于缕缕青烟中默默守护流

年，记录庙宇繁华落寞的浮沉，见证舞台

故事和人间悲欢。

据说，陶公庙古樟是长沙县生命力最

强的古树。数百年来，它们得天地风云之

灵气，根扎大地，身随四季，散枝吐叶，开

花结实，日渐崇高而神秘。它们历经世事

兴替、风折雨摧、病虫侵害、人为损毁等种

种考验，躯干弯折，树体掏空，满身伤痕累

累。它们“下根磅礴达九渊，上树摇荡凌云

烟”，护一方水土的清宁……它们鹤发虬

髯的树冠、散溢凛然之气的树干，仿如修

行者陶淡、陶烜。它们不可思议的存在，就

像大自然的暗示，诉说着生命所蕴含的不

畏惧任何艰难险阻的勇气，以及将内在气

力转化成形的定力。

陶公庙声名在外，尤其是农历正月十

三和八月十七陶公真人生日庙会，香火鼎

沸，人流如织。日月如梭，一代又一代人在

古樟树旁流连，一重又一重目光交叠，人

与树气脉相接，想必有数不清的温馨画

面。

是日庙宇清静，游人三三两两，只见

一对母子从古樟树前缓缓走过，他们惊讶

地仰望古树，低声探讨。一位中年男子举

着手机多视角拍照，难掩兴奋。我伫立树

下，阳光透过古樟撑开的绿伞洒下斑驳绿

荫，古韵古意扑面而来。我眼前仿佛浮现

出一个个鲜活人影，那是来自不同时代的

道长、信众、贤达、农夫、妇人……在比树

叶还稠的日子里，他们给古树浇水、修枝、

支撑、防治白蚁、设置围栏，还约定俗成了

护树乡规。古樟在一代代人的呵护下幸

存，活成了后人信仰的具象，成了古庙和

梁朗梨的地标。

我走出陶公庙，步入一墙之隔的社区

公园，内有大小不一的樟树，看上去都是

庙里古樟飞籽成树。我想，与陶公庙古樟

同时代的其他树种都已化作尘埃，大自然

或是借古树为后人选择樟树做长沙市树

提供有力佐证。如果将陶公庙周边一棵棵

不同世代的樟树排列起来，分明是一部真

实的樟树生长发育史。而被鸟兽携带跨

越梁朗梨跨越长沙的种子早已扩散在辽阔

国土，那么遍布我们身边的某棵樟树、某

片樟林或许就是陶公庙古樟后代，我们岂

不与那两棵古树都有了牵连……

石板路弯弯绕绕往上走、通向一个僻静的去处。野蔷薇在竹

篱笆上肆意攀爬，石缝间青苔到处漫开。我沿着石阶往上，到了一

栋泥屋跟前。门虚掩着，没上锁，轻轻一推，沉香扑面而来。屋里摆

的东西不多，墙面斑驳，几幅字画挂着，墨迹晕开，有点古意。老槐

树枝丫探进窗棂，光影被筛得碎碎的，在屋内轻轻晃。

屋内没人，可我还是被什么吸引着迈了进去。厅堂不算小，正

中一张八仙桌、无束腰的那种，木色温润。旁边案上卧着张古琴，

琴身修长，像截老木头。栗壳色的琴面，有细碎断纹，拙朴、耐看。

琴肩宽，腰收得紧，线条含蓄得很。不必弹奏，便自带安静禅意。

过了门槛，又是另一番景象。侧屋角落里，桐木和梓木横搁

着。屋子中间的工作台上，有一张等着刮灰胎的古琴，安安静静

搁着。它的旁边堆满了工具：斧头、刨刀、锉锯、铲刀、手摇钻，全

都泛着冷光。靠墙那张方桌上，零零散散放着墨斗、铅笔、游标卡

尺……

我正纳闷，忽然飘来断断续续的琴音。循声找过去，在老屋最

里面那间，一个青年小伙正专注地调琴。见我进来，愣了一下，马

上又笑了，只是有些拘谨。“我在试琴，你也喜欢？”他把手从弦上

移开，问我。我点点头，又摇摇头。喜欢是真喜欢，但不懂。不懂就

不算真喜欢吧。他听我这么说，倒放松了，咧开嘴又笑。

屋里摆着几张琴，每一张似乎都差不多，但真的细看，又发现

各有各的不同。我以为是收藏，结果是他亲手做的，这让我很惊

异，也肃然起敬。闲聊中，得知他叫刘辉武，毕业于某美院，之前在

外地一个博物馆工作。一场古琴雅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如今

说起，他眼中仍有光亮在闪烁。我似乎能感受到那一刻，泠泠弦音

破空而来，似月光漫过深潭，刹那间将他的灵魂照亮。为此，他毅

然踏上寻琴之路。在杭州的街巷，他白天打工谋生，夜晚挑灯习

琴。尔后，又拜入名师门下，钻研斫琴之道。他做了他喜欢的事。

他说斫琴不是简单的木工活，是木作与音律的交融。他很认

真，很虔诚，像在说一件很神圣的事。我跟随他回到侧厅。他在那

堆桐木前停下来，伸出手去抚摸。原来那些桐木和梓木，是他用来

制琴的。

“选料是关键。桐木要向阳而生，纹理要顺直，密度要适中，这

样才能共鸣清越。”他边说边端起一杯茶，将滚烫的茶水缓缓浇在

木料上，蒸腾的水汽中，木纹像墨线一样清清楚楚地浮出来：“拿

水试木纹，就能知道疏密。太密了音就闷，太疏了音就散。”

他说这些，我并不懂得，但觉得有趣味。

刘辉武家住浏阳杨花村，在杭州待久了，便想回家乡来。村里

有书院，一到周末，村上的孩子都爱往书院跑。恰巧他喜欢弹琴，

画画，便做志愿者。闲暇时，就待在家鼓捣古琴。斫琴或者弹琴，津

津有味。

村里看他有艺术气息，就腾出这几间老屋，修缮了一番，给他

当工作室。这下，他的心算是定下来了。站在厅堂里，目光穿过槐

树落下的阴影，就能看到不远处的书院。他说外来游客到书院时，

都会寻到这里，看他斫琴，听他弹琴。大家也会一块喝茶，看风景。

若是冬天，还能围炉煮茶，在琴声中看雪花飞舞。

琴音绕梁，木屑纷飞，茶香袅袅——他形容的那个画面真美！

见我向往，他便将窗缓缓推开。霎时，远山秀色铺展成画，松风穿

堂而来，隐约还有山涧鸟鸣。他随手拨了下身旁的琴，一声轻响传

了出来，从窗口飘出去，慢慢散在风里。指尖再拨，琴音便顺着窗

棂流出去，再漫开来……

我央求他弹奏一曲，他没推却，反而十分欢喜。他的指尖落在

琴弦上，轻舞之间，《醉渔唱晚》的旋律倾泻而出。琴声起落，我仿

佛看见春江日暮，一叶扁舟随波摇曳，渔夫醉卧船头，笑看云卷云

舒，真是奇音妙趣！

《弯弯的月亮》是由李海鹰作

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创作于 1989

年，音乐电视片《大地情语》的插

曲。这首歌最早由陈汝佳演唱，也

曾被港台歌手巫启贤、吕方翻唱。

被刘欢演唱后，成为他的代表作。

刘欢逝世后，9 月 26 日晚，那英成

都演唱会临时加唱刘欢的《弯弯

的月亮》向他致敬。

当年，这首歌的首播恰逢广州

电台推出全国首个流行音乐排行

榜。这首歌曲迅速包揽各项冠军，

不但在内地走红，还红到了香港。

该曲创作的初衷就是描绘一个美

丽的珠江三角洲。因此，很多人认

为，这首歌表达的是思乡。但李海

鹰说，这首歌表现的是一种回望——

从现代社会向农业时代的回望，

现代人向旧有传统精神家园的反

观。这种回望或反观，与当时的寻

根文学不谋而合。20 世纪 80 年代

中期，一批文学作品显示出对于

地域文化、风俗民情及文化传统

的特殊关注，这种文学动向逐渐

赢得了“寻根文学”的称号。

李海鹰在 2008 年接受南方日

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上世纪 80 年

代出现了很多描述这片土地的作

品，像电影《黄土地》《红高粱》、油

画《父亲》等等。在李海鹰看来，不

能否认人们都有寻找精神家园的

倾向，包括他自己。我们国家不是

宗教国家，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这

之前被割裂过，所以更有寻找精

神家园的理由。就像《一无所有》

里 面 唱 的 那 样 ，“ 我 曾 经 问 个 不

休”。“我要在浩瀚的武器库中去

寻找，在精神方面去寻找祖宗留

下来的东西。”这些寻找，让李海

鹰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那就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刘欢之前，已有多位歌手

演唱了《弯弯的月亮》，但李海鹰

觉得其他歌手的演绎方式不够合

适，于是决定亲自前往北京，邀请

刘欢来演唱这首歌。刘欢看到这

首歌之后很喜欢，还加上了一段

高音，使得《弯弯的月亮》成为了

一首经典曲目。

多年后，李海鹰在采访中说，

自 己 最 初 对 这 首 歌 有 另 一 种 理

解，并不完全赞成刘欢的演绎方

式，但仔细听了之后，“发现的确

有他的魅力所在”。尤其是其中那

段假声，是刘欢自己的创作，其他

歌手在演绎这首歌时都没有这一

段。2008 年，“祝福北京 2008”——

李海鹰作品巨星璀璨大型交响音

乐会在广州举办，刘欢特意从美

国赶回广州，作为压轴演出，演唱

了《弯弯的月亮》，体现了他对音

乐的热爱与对原创作者李海鹰的

尊重与友情。

刘欢去世后，李海鹰对记者回

忆，那场音乐会并不是按照市场价

付给刘欢的，因为主办方根本给不

起。刘欢自己曾讲过一句话，给他

留下的印象非常深——“要把音乐

放高一点，把自己放低一点，要有

仰视，要对音乐有更多的高度”。

再听《弯弯的月亮》
宗荷

昨夜一场清梦，我仿佛越过

雪峰山层叠翻涌的云雾，踏过资

水 河 粼 粼 荡 漾 的 波 光 ，走 回 武

冈。

地处湘西南的武冈，枕云山

而卧，伴资水而流，已有两千二百

余年建城史。这座都梁古城，等待

今人回望品读。

梦里最先抵达的，是巍峨雄

浑的武冈古城墙。大块青石依山

就势垒砌，石块严丝合缝，历经数

百年风霜雨雪，依旧坚不可摧。明

洪武年间，江阴侯吴良奉命主持

修筑石城，巨石自深山开凿，肩挑

手运，垒起这座南方石城。城垛逶

迤 绵 延 ，箭 楼 巍 然 耸 立 ，遥 想 古

时，将士登城戍守，远山如黛，号

角随风远扬。当年石达开率军兵

临城下，围城七日七夜，终究未能

攻破这道石头屏障。

拾 级 登 临 1994 年 重 建 的 宣

风楼，凭栏远眺，古城风物尽收眼

底。南宋理宗赵昀未登帝位之时，

游历至此，恰逢雪霁天晴，曾挥毫题下“宣风雪

霁”。白日的城楼之下，老者坐于阶前闲话，孩童

肆意奔跑嬉戏。夜幕降临，灯火次第点亮，檐角

风 铃 随 风 叮 咚 。相 传 古 时 雅 士 登 楼 ，醉 后 题 写

“止戈”二字。止戈方为武，恰好呼应武冈之名，

承载着世代民众期盼和平、远离战乱的朴素愿

望。

行至文庙，千年古银杏亭亭如盖。相传这株

古树为东晋陶侃出任武冈县令时

亲手栽植，历经千载枯荣轮回，枝

干依旧苍劲挺拔。陶侃兴办都梁

庠序，大兴教化。后世文人接踵而

至，文天祥游历武冈，赞此地“士

知务学，民知尚义”；王昌龄送别

友人，写下“沅水通波接武冈，送

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

明月何曾是两乡”。

梦境向城外延伸，来到法相

岩。幽暗的岩壁之上，留存着抗战

年代热血青年手书的“好男儿杀

敌去”，字迹铿锵有力，藏着救亡

图存的凌云壮志。烽火连天的岁

月，黄埔军校第二分校落户武冈，

一批批青年告别家乡，奔赴山城

求学报国。晨雾之中刻苦操练，青

灯之下研读韬略，待号角吹响，便

义无反顾奔赴抗日前线。“武”，不

是穷兵黩武，而是危难时刻挺身

而出的担当，是守护故土家园的

家国大义。

老巷蜿蜒，卤香弥漫，铜鹅鲜

香；水南桥一碗热粉，装着寻常百姓的日常……

王侯将相的故事终会封存于史册，唯有寻常百姓

的烟火，绵延不绝，滋养着古城生生不息的生命

力。

梦回千年武冈，既是回望一段厚重悠远的过

往，更是追寻中华大地深处鲜活的文化根脉。那

些镌刻于石壁、流淌于诗文、氤氲于烟火的集体

记忆，依然予我滋养。

拜望木
朗梨的宋代古樟

蒋红星

乡村琴音
潘文

梦
回
千
年
武
冈

肖
功
勋

宋代古樟。 作者供图

宣风楼（重建）。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健 易昂 摄

国庆，要静下来凝望
郭竟成

国庆，午时

伫立在国旗之下

秋风拂过斑白的发际

像布满老茧的手掌轻抚我

红绸舒展的弧度里

勾勒出亿万个黎明

每一根金线

镶嵌在岁月年轮

不远处的鸽子群

划破白云

羽翼摇动七十七年的烟火

与霓虹

越过连绵的群山

我看见田埂上的稻穗，它

们弯着腰

我 看 见 父 母 青 春 模 样 的

奋斗

我还看见故乡

和眼前城市高楼幕墙

分享同一片晴朗

指尖

应该触摸旗杆

那是钢与火所淬炼的灵魂

应该接受烈火的考量

是什么托举着河山

云影在缓缓地游走

像先烈的脚印

丈量广袤大地

我忽然懂得站立的意义

我忽然懂得为什么，有时候

要静下来久久地凝望

风再次扬起

我的同胞，我的亲人，我的

生命

请把脸庞贴近殷红的国旗

像拉过父亲的汗巾、母亲

的衣襟

擦一擦脚底下的土地

擦一擦心里的浮尘

岁月深处的一声豪迈
成惠林

千山万水那一行行征途

苦难拦在面前

行者脚下是一缕轻翻的波澜

山岭连绵不断

却有巍峨的信念

化作草鞋脚下的几粒泥丸

江水撞击高耸的崖壁

有炮火有生死

冰冷的铁索悬在高空

铁链摇晃着血色的夜

冰雪铺满连绵群山

寒意浸满血衣

希望在胸腔燃起

越过重重关隘

一群人的笑容

展开在高原上

跋涉远走

一份果敢一份从容

溶进祖国的江河与峰峦

当抬头望向这片大地

依旧能够听见

岁月深处的一声豪迈

月下桂花
舒和平

月光漫过老院的瓦檐

桂树的影子，轻搭在竹筛边

风摇落细碎的金粒

落在奶奶当年用过的木凳上

竹筛里的桂花还留着旧香

母亲正用木勺，把熬好的桂

花膏

轻轻舀进擦得发亮的玻璃罐

我们兄妹几个围着石桌坐

指尖沾了蜜，像小时候那样

父亲搬来矮梯，靠在桂树旁

晃了晃枝丫，香就落满他

的袖口

没有人提起从前

但风掠过耳边的时候

月光正把满院的桂影

晃成一层薄薄的糖霜

汉诗新韵


